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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背后的神经科学 

激发创新思维 

的六大原则 

研究概要 

 

想象一下，你正在爵士俱乐部观看最爱的三重奏表演。演出进行到一半时，贝斯手开始在台上即兴演奏，

他的演奏旋律优美、和谐动人。 

你赞叹演奏的创新和创意，然后你不禁思考：“他们一定有特

殊的技能或与生俱来的能力，才会如此有新意。” 

然而，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创新并不是一项特殊的技能，也绝

非什么神秘或神奇的事物。相反，我们都有创新的能力，因为

创新就发生在日常的思维活动中。创新思维可以通过耐心地练

习，而逐渐学习和培养而来。 

培养创新能力日益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大部分组织正在

经历变革，以适应新的商业环境，提高绩效。 

变革意味着全新的思考、沟通和工作方式。也就是说，组织中

的领导者和员工必须要像爵士乐演奏者一样，在更广泛的生态

系统中搭建全新的、和谐的关系，并通过新颖的解决方案和商

业模式，创造更高的绩效。理解了创新思维背后的神经科学，

组织就能够获得新的知识和洞见，从而实现业务创新。 

何为创新？ 

创新可以是一项成果（例如一件新产品或现有产品的新用途），

也可以是一个过程（例如一项新政策或一道流程），创新也可

以是一种新颖且有用的思维方式。创新有助于提高速度和生产

效率，帮助员工和组织提升效能，降低成本；创新也会催生出

改变人们行为方式的产品，进而变革我们的日常生活。 

通常情况下，创新被视作有形的，例如推动革命的新鲜事物。 

约翰·古腾堡发 明 的印刷机、世界首台个 人计算机The 

Kenbak-1、摩托罗拉1973年发布的移动电话。又或者是最近

出现的不那么有形的工具，例如将用餐或观影体验带入千家万

户的数字化平台模式。但创新决不仅源自某项成果，创新开始

于某个想法，开始于我们决定拥抱新思考和发现方式的那一刻。 

创新的洞见是创新思维的基础，既可以是自发的灵光一现，也

可以是有目的创新。阿基米德在浴缸中的“尤里卡时刻”是灵

光一现的典型案例，而有目的创新需要有条不紊地解决问题，

就像一群科学家通过系统的实验和测试，发明了一种帮助视障

人士的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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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是如何在我们的头脑中产生的？ 

自发和有目的创新都依赖于大脑中若干个特定的机制。通过了

解和“激活”这些机制，企业领导者和专家能够拓展能力，产

生新的想法和创意。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基于神经科学研究，让我们聚焦创新思维

的六大基础原则。实质上，这些技巧可以帮助大脑利用现有但

处于休眠状态的资源（比如我们的全部记忆），还能帮助创造

新的内在连接和假设，促使我们向他人学习，催生新的想法。 

1.建立（看似无关的）联系

创新思维，就是在不相关的概念间建立联系的能力。我们进行

创造性思考时，会调动大脑的各个部分来塑造并阐释新概念的

新颖性和实用性。我们首先通过语义记忆进行搜索，也就是我

们对于常识和事实的长期记忆。语义记忆处理既可以自发进行

（例如自发创新的顿悟时刻），也可以主动控制（有意识、有

目的地整理思绪）。自动联想是指利用大脑的联想和记忆区域，

在不相关的概念之间快速建立联系，而受控联系则尤其需要前

额叶皮层的参与，在忽略无关信息的同时，有意识地搜索记忆

中模糊的知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在瞬间产生新的联

想，迅速获得新奇的点子，但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降低

大脑中的额外噪音，专注于寻找解决方案，更好地实现意图。 

2.心理时间之旅

能够在头脑中重构过去的事件，并通过想象其他情景将自己投

射到未来是人类认知的一个基础能力，这一过程被称为心理时

间之旅。我们凭借情境记忆（即对个人经历的记忆）将注意力

从眼前的环境转移到脑海里过去或想象的未来。心理时间之旅

也被称为“时空想象”，它使我们的大脑能够跨越时空进行想

象，并让我们能面向未来。实现心理时间之旅的重要神经机制

是默认模式网络（DMN），这一脑区网络与大脑静息状态或

“空闲”状态息息相关。借助大脑成像研究技术，当人们进行

放空或白日梦等无计划的认知活动时，默认模式网络会处于活

跃状态，这有助于我们毫不费力地回忆过去和想象未来。这种

自发的认知是想象力和即兴创造力开启的标志，因为它能让人

静下心来，把以前没有联系的点联系起来。 

3.心理意象

心理意象是指通过检索记忆中的信息来创建视觉表象的能力，

或者更简单地说，“用心灵的眼睛去看”。人们认为，心理意

象促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机制是通过再现生动的心理图像。心

理意象调动大脑中与视觉感知有关的区域，这与先天失明的人

利用单纯的语言描述产生心理图像的区域相同。因此，心理意

象不仅是一项视觉活动，也对艺术、科学和语言创造力至关重

要。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大脑中的心理意象系统会在对各项任

务进行创新时被激活。例如，在一项神经成像研究中，研究者

对委内瑞拉著名古典音乐演奏家加布里埃拉·蒙特罗进行了扫

描，发现她在 fMRI 仪器内即兴演奏时，大脑的视觉成像区域

被激活。因此，我们可以说，创意就是用心灵的眼睛去看。 

4.反事实思维

反事实思维是一种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即想象事情可能发生的

其他方式，有时甚至是相反的方式。这样，我们无需亲身经历

也能获得不同的体验。反事实思维您能让人们对自己已经接受

的事情进行批判性思考，从而激发创造力。通过反事实思维，

我们可以抵达另一种未来或过去，并提出“如果”、“为什么”

和“为什么不”的问题。在大脑中，默认模式网络、奖赏回路

和认知控制区在我们进行自发和有意的反事实思考时共同发挥

作用。有趣的是，前额叶皮层受损的人尽管仍然能够通过有意

的引导和提示得出反事实，但他们的自发反事实思维却出现了

障碍。这表明，即使一个人无法轻易想到某种情景的其他可能，

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指导，被引导或学习想象其他的可能性。 

5.模仿学习

模仿能够激励创造力和独创性，这听起来可能有悖常理，但模

仿的确是人类学习的一个重要机制。模仿学习跨越了单一的视

角，促进了我们从集体或文化智慧中学习的能力。人类模仿学

习的独特之处在于，人类在模仿他人时知道他人的行为是有意

图的，是受目标驱动的。因此，当我们模仿他人时，我们不仅

是在模仿他们的肢体动作，我们还要理解动作背后的原因，以

及这些动作是如何促成结果的。这样，在人类的模仿学习过程

中，会调动视觉感知、短时记忆、社会认知和主观知觉等一系

列复杂的神经机制，神经科学研究将这一神经系统称为“镜像

神经元系统”：当我们观察他人的动作并做出同样的动作时，

这一系统中的神经元都会发生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神经

元“复制”了对方的神经活动。科学家们认为，镜像神经元系

统让我们能够调动对应的神经元来模仿他人，帮助我们更轻松

地学习，并激发自主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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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共情

共情是我们超越自身感受，理解或感受他人经历的能力。共情

有两种形式：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情感共情能让我们在与他

人互动时产生即时的直觉反应和感受；帮助我们与他人“感同

身受”。而认知共情则依赖于我们“了解”他人所思所感的能

力，这种能力也被称为“心智理论”，即我们理解他人思维运

作方式的能力。情感共情可以引发新奇的想法或直觉反应，促

进自发创新，而认知共情对于有目的创新则更为关键。事实上，

脑成像研究发现，在一个需要合作的创造力游戏中，团队成员

与“心智理论”相关的脑区实现同步会提高创造力水平。不仅

如此，这些区域的同步激活还将两个创造力较弱的人变成了一

个极富创造力的团队。因此，不同团队内的共情似乎是创新的

关键。 

解锁创新思维的六条途径 

基于这些神经科学原理，以下是领导者可用以解锁创新思维的

六项具体可行的策略： 

1.让大脑安静下来

要想在大脑中将模糊的知识联系起来，就必须减少额外的认知

负荷，以达到精神上的安静。我们可以减少认知负荷（如接连

不断的会议和截止日期），或在日常工作中有意识地实施平静

心理训练方法，如正念或冥想。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正念练习

能提高大脑的注意力、情绪调节能力和自我意识，从而让我们

的大脑安静下来，为新颖和创造性的联想准备空间。 

2.建立积极的思维

心理时间之旅是通过记忆检索，回到重新想象的过去或未来。

研究表明，拥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的工作能力）和

专注于未来的积极想法，都能提高心理时间之旅的能力。因此，

拥有积极的情绪和自我印象有利于创新思维。 

3.创造心理空间

为了在头脑中开发创新空间，我们需要拥有促进创造新想法的

各种经验和知识。创造心理空间的一个方法就是尝试生活中的

新事物，进行新的冒险，运用所有的感官来体验这个世界，体

验其生动的味觉、嗅觉、听觉、触觉或视觉。这些方法都有利

于我们的心理意象。 

4.提高自主性

反事实思维通过质疑现有事件或结果，帮助我们提出新的想法。

研究表明，具有较高的自主性或自由意志的人，也会具有较高

的反事实思维能力。无论是自我独立的内在动机，还是外部创

造的实现自由意志的条件，自主性都会提升个体创造反事实的

数量和类型，实现更有效的学习。 

5.用心观察

观察是模仿学习的关键。从生命开始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观

察周围的人，学习如何表现自己，如何应对周围复杂的世界,

但并非所有的观察都是一样的。对大脑的研究表明，观察者的

意图会影响大脑对观察做出回应的路径。在观察时，如果人们

仅仅是为了识别一个动作，大多数情况下，与记忆有关的大脑

结构会被激活。然而，当人们怀着模仿和学习的目的观察动作

时，包括前额叶区域（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内的，与行动

规划及目标导向行为有关的，更广泛大脑区域会被激活。因此，

设定意图（以学习为目的的观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认知策略，

让我们能够向他人学习，以激活目标明确的创新思维。 

6.与他人协作

接触不同的视角和背景可以减少偏见，提高共情能力。在多元

化的团队工作不仅能增强共情，还能够促进想象力和创造力；

多元化团队的创新和创造效率也更高。中国企业的调研结果显

示，随着拥有不同技术技能的员工间更广泛的协作，企业的创

新绩效会成倍增长。 

神经科学研究也支持这些观点。研究表明，在创造性任务中接

触他人想法以及与他人合作创新想法，都能提高成果的创造性。 

组织如何激发创新思维 

如果能够有效利用创新，企业就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创造利润和

实现发展，包括提高品牌知名度和价值、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

效率。《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评论》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

如果员工能提出更多的创新想法，企业的利润增幅就更大。 

但是，组织如何通过培养员工的创新思维来促进创新呢？以下

是基于神经科学机制和策略提出的六条可行建议。

https://www.kornferry.com/institute/the-case-for-compassion
https://www.kornferry.com/institute/mind-to-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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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充足的思维发散时间 

研究发现，为了培养创新思维，在最初的规划和设计阶段，应

给予团队开放的、不设限制的时间和资源。这样，他们就可以

发散思维，将模糊的知识联系起来，并尝试不同的想法。宽松

并无需严格审批程序即可获得的小额研究资金，通常被视作早

期发展阶段，促进创新和发明的优秀管理方法。 

2.投资于员工福利 

组织可以通过投资和改善员工福利、提高自尊和建立自我效能

感的战略，促进思维发散和心理时间之旅。例如，设立“无会

议日”、提供正念培训、提供健康福利等，都可以促进专业成

长。组织还可以为员工提供特定的休假福利，鼓励他们多出游，

以丰富心理时间之旅的“素材库”。 

3.结合视觉化实践以促进创新 

心理意象是创造思维的核心组成部分。研究表明，心理意象能

放大员工的动机，不仅能激励他们参与活动，还能增加他们在

活动中获得的乐趣。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融入视觉化实践，如

故事板、图表说明或心理意象练习（包括想象以前或未来的任

务、活动或产品），有助于提高创新能力。 

 

 

 

4.知足常乐，也要吃一堑长一智 

“向上”的反事实思维，帮助我们想象什么可能变得更好，

“向下”的反事实思维，则能帮助我们思考什么可能变得更糟。

这两种模式的完美平衡可以让领导者和团队建立适当的心理预

期，在面对挫折时，能避免自己或员工士气低落，让失败变得

更有意义。而且，幸运的是，反事实思维可以通过指导和培训

得到提升，最终融入组织的思维模式中。 

5.提供观察机会以激励快速学习 

创新团队可以寻找机会建立伙伴关系和网络，以便观察内部和

外部情况。例如，观察不同的生产或研究团队，参加研讨会或

会议，定期进行市场和基准分析，这些都是有目的、有建设性

的例子。 

6.重视、鼓励差异，并为其赋能 

创新发生在将各种想法汇聚成新概念的关键时刻。创新团队在

搜寻差异化的内容输入和想法时，有内部（通过公司内部的技

术多样性）和外部（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机会）两条渠道。

不过，多元化也可能是矛盾的，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团队中可能

会出现误解和不满。为了消除这些负面影响，领导者应该营造

支持和包容的工作文化，重视观点采纳和跨文化能力，从而促

进各级员工的创新思维并让他们认可自己的能力。 

创新思维是可实现的目标。有了正确的个人心态、组织环境和

管理策略，就能有目的地激励创新，从而产生更多的产品、更

好的流程以及更新、更先进的战略或概念。

 

图1 

激发创新思维的六大原则 

 

激发创新思维 

心理意象 

个人：创造心理空间。 

企业：结合视觉化实践。 

心理时间之旅 

个人：拥有积极的思维。 

企业：投资于员工福利。 

联想 

个人：让头脑安静下来。 

企业：给予充足的思维发散时间。 

共情 

个人：与他人协作。 

企业：重视、鼓励差异，并为其赋能。 

反事实思维 

个人：提高自主性。 

企业：知足常乐，也要吃一堑长一智。 

模仿学习 
个人：用心观察。 

企业：提供观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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